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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呼哉，看见奇楠木受之磨难、报之
芬芳，不禁感慨万千、不能自已。夫电白
沉香者，天地之精魄，草木之奇英。其质
沉静而内敛，其性芬芳而绵长。电白之
地，枕山襟海，承日月之灵气，聚山川之精
华，乃沉香之故里、天香之渊薮也。

如果沉香有未来，那一定是在电白。
溯其源流，盖自南朝以降，白木香树遍植
于山海之间，连绵百里，蔚然成林。然此
木之奇，不在生者，而在朽者；不取全材，
而取残躯。雷火所劈，虫蚁所蛀，斧斫刀
割之后，反蕴奇香。正所谓“受之刀斧，报
以芬芳”，此天地造化之玄妙，亦电白人文
精神之所寄也。

忆昔冼夫人统御岭南，保境安民。挥
师之际，以沉香入药制成“战地香囊”，救
死扶伤，泽被三军。唐贞观间，太宗召见
冼夫人之孙冯盎，问曰：“卿宅去沉香远
近？”对曰：“宅左右即出香树，然其生者无
香，唯朽者始香矣。”君臣一席问答，遂成
千古佳话。彼时海上丝路，千帆竞渡，扶
南商使络绎不绝。冯冼家族掌控海上香
料贸易之要冲，电白沉香乃由莲头诸港扬
帆出海，远播异域。至宋代，丁谓《天香
传》载曰：“雷、化、高、窦亦中国出香之
地。”明清之际，水东开埠，油地码头商贾
云集，忠良街“贡香香市”声名远播，盛极
一时。世人乃有“一两沉香一两金”之誉，
非虚言也。

若夫观珠、沙琅、马踏诸镇，层峦叠
翠，绿树成荫。林间白木香树亭亭如盖，
枝叶扶疏。春来新芽吐绿，秋至繁果满
枝。其中尤以奇楠为最，乃沉香中之极
品，白奇、青奇、黄奇、黑奇，品色各异，结
香迅捷，油质丰润，芬芳馥郁，一树奇楠，
香动四野。电白香农，世代以采香制香为

业，匠心独运，技艺精湛。或钻孔结香，或
嫁接培优，化草木为珍宝，变荒山为金
山。观珠镇“沉香山”种植基地，依 GAP
标准而建，为我国迄今最大之沉香规范化
种植示范基地，万亩香林，郁郁葱葱，堪称
人间仙境。

今日电白，沉香产业蔚为大观。全区
种植面积逾十五万亩，年育奇楠苗三千万
株，居全国之首。经营主体近万家，从业
人员十万余众，沉香企业遍布乡间。产品
日新，品类已逾百种，日化、工艺、燃香、茶
叶、香精、饮片、中成药，无所不包，无所不
精。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八十亿元，昂首
迈向百亿产业集群。更兼依托跨境电子
商务园区，扬帆出海，远销中东、欧美诸
国，一缕奇楠香，香飘万里。

且夫沉香之妙，不惟其香。案头焚
香，清心养性，可通禅意；入药配剂，抗菌
消炎，能愈疾疴。文人雅士，焚香抚琴，以
香会友；寻常百姓，熏香除秽，以香安居。
沉香之文化，浸润于电白城乡之间，成为
一方水土之精神图腾。今者电白，以“世
界香都·浪漫电白”为帜，以沉香为魂，文
旅融合，产城共兴。沉香博物馆、沙垌香
街、忠良古街、沉香山诸景，星罗棋布，引
四方宾朋慕名而至。舞台剧《沉香缘》翩
然上演，千年沉香故事，焕发时代新声。

嗟嗟嗟，此香者，乃百香之王，在这
里，香气就是药，呼吸就是疗，非兰非麝，
非梅非樟，乃沉香也，尤以奇楠为冠，凝天
地之精，聚岁月之华，为电白之魂，为南国
之芳。

世界以疼吻我，我却报之以香。受创
于刀斧虫蚁之厄，历磨砺而弥坚。“遇伤生
香”，非独草木之性，实乃天地之哲：刀痕
处凝脂如玉，虫蚀处结膏似蜜，雷霆击而

灵韵聚，岁月深而醇香溢。奇楠者，其质
柔润，掐之痕生；其香馥郁，嗅之魂荡——
初如蜜甜，继若奶香，终带清苦，层次万
千，非世间凡品可拟，故有“一片万钱”之
誉，非夸饰也。

论其业，今夕煌煌。电白建基因库，
收全球品种，探香魂之秘；校企联研，育优
质新苗，破育种之障。“公司+基地+农
户”，万亩香林连翠浪；“种植+加工+文
旅”，全链发展谱华章。精油提炼，入膏入
霜；香品文创，亦雅亦常。直播间里，香农
带货传千里；博览园内，游人体验乐洋
洋。从深山野木到产业支柱，从贡品珍品
到富民良方，此香也，早已不是深山孤芳，
而成电白经济之梁，乡村振兴之桨。

自然赐予，文化至上，市场帅选，时间
沉淀，百姓参与，观珠镇沙垌村，家家户户
在挣钱。非遗传承人，执古法以制香，一招
一式，皆循旧制；青年创新者，融新思以创
意，一器一形，俱含新章。冼夫人与香之传
说，代代相传；采香人的故事，口耳不忘
——此香也，早已超越草木之形，化为电白
之精神符号：坚韧如结香之木，醇厚若沉水
之芳，包容似纳海之量，创新若抽芽之旺。

噫吁嚱！电白沉香，何其幸哉！得天
地独厚之壤，承千年未断之脉，逢盛世发
展之机。观今日之电白，香飘街巷，业遍
城乡，科研有突破，品牌有影响，香农有笑
颜，文化有传扬。一树沉香，千秋功业。
其香也幽远，其韵也绵长。昔时海上丝
路，万里扬帆，沉香传四海；今日百亿产
业，千村兴旺，芬芳惠万家。千年贡香，今
入百姓家；世界香都，雄风正当，以“唯用
一好心”之精神，续写沉香传奇，令此天香
佳木，历百代而愈芬芳，经千年而更馥郁，
香飘寰宇，光耀中华！

电白沉香赋
□ 陈建光

海风咸咸的，吹过故乡后海那一片片
滩涂和礁石，也吹过我整个童年。

我的故乡在一个半岛上，盛产蚝。蚝
就长在那些礁石上，外壳粗糙，棱角分明，
灰白色的壳身上还附着些细小的藤壶，可
你要是把它外壳撬开，里头却是另一番天
地——蚝肉肥嘟嘟的，白里透着淡淡的
青，滑嫩得像一汪凝住的“海水豆腐”。

蚝是有季节的。秋冬时节，海水凉
了，蚝却最是肥美。大人们算着潮汐，趁
着退潮下海去。那时没有什么防水裤，都
是穿着平时的旧衣服落到齐腰的深水，在
蚝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一不小心就
会被尖利的蚝壳割伤脚。弯下腰，用特制
的小铲子把蚝从礁石上一只只敲下来，扔
进背篓里。等背篓满了，就上岸来，坐在
沙滩搭建的简易蚝棚里，撬开蚝壳，取出
鲜嫩的蚝肉。那些蚝壳堆在一边，在阳光
下白花花的，像是沙滩上长出的鳞片。

而我们这些孩子，在大人忙活的时候
是不敢靠近的——怕被骂，怕碍事。只有
等大人们忙完走了，我们才敢偷偷溜到那
片沙滩上。说是去玩，其实是馋那一口
鲜。

我至今记得那个“灶”。说是灶，其实
不过是三块拳头大的石头，歪歪斜斜地垒
成个三角形，上面搁一片破瓦片。瓦片是
事先在家里找好的，要那种半圆筒形的老
瓦，洗干净了揣在怀里带去。柴火呢？沙
滩上哪来的柴？我们就去捡干枯的木麻黄
树枝，那东西到处都是，一点就着。火生起
来了，小小的，在风里摇摇晃晃。我们把撬
开的蚝肉放在瓦片上，它一碰到滚烫的瓦
片就“滋滋”地响，边沿微微卷起来，渗出清
亮的汁水。那香气呀，混着海腥味和烟火
气，直往鼻子里钻。我们蹲在火边，眼睛一
眨不眨地盯着，口水咽了又咽。等差不多
了，也不怕烫，直接用手指捏起来，吹两下
就往嘴里送——又嫩又滑，鲜得人想眯眼
睛。那是世上最好的滋味。工作后，我吃
过许多做法：蒜蓉蒸的、芝士焗的、生腌
的，可没有哪一种比得过瓦片上烤出来的

那一个滋味。不是味道不如，是少了那三
块石头、那片瓦、那堆木麻黄的火，和几个
蹲在风里抢着吃的小伙伴。

蚝不光是儿时解馋的美味，那年头对
我们家来说，它还是能换钱的东西。是一
年的指望。

每年冬天，父亲和村里的男人们一
样，天不亮就出海去捞蚝。母亲负责撬
蚝，手指被蚝壳划出一道道口子，贴了胶
布又继续。撬出来的蚝肉用海水养着，卖
给到村里来收购的蚝贩子，或隔天挑到镇
上去卖。卖的钱，要留着过年——买几斤
肉，扯几尺布，再买些年货。剩下的，就是
我下学期的学费。

那时候穷，是真的穷。可奇怪的是，
我不记得苦，只记得那些好。记得沙滩上
的火，记得瓦片上的滋滋声，记得鲜味在
嘴里化开的那一刻，记得大年三十晚上鞭
炮响过之后，母亲端上来的那碗蚝仔粥。
那时候什么都不懂，却什么都快乐。那时
候什么都没有，却什么都有了。

如今想想，那时候乡下的孩子，真是
没见过什么世面。城里的孩子吃蛋糕，我
们连蛋糕是什么样都不知道；现在的孩子
吃汉堡包，我们那时连听都没听说过。可
我们有自己的好东西——我们有海，有滩
涂，有退潮后留在礁石缝里的小螃蟹，有
风干后可以当哨子吹的螺壳，有那片永远
烧不完的木麻黄树林。

许多年过去了。家乡的滩涂还在，蚝
也还在养，只是捞蚝的人换了一辈。当年
的小伙伴各奔东西，有的去了城里打工，
有的在家乡养起了更大的蚝场。而父亲
和母亲也离开了我们，故乡的那一片片滩
涂和蚝田，再不见他们往日勤劳的身影。

我偶尔回去，站在海边，看着那些堆
成小山的蚝壳，恍惚间好像又看见了小时
候的自己——蹲在沙滩上，对着三块石头
垒成的灶，眼睛亮亮的，等着瓦片上的蚝
肉变熟。

我仿佛又闻到了那瓦片上烤蚝的味
道……

故乡的蚝味
□ 高维忠

大地乐章 黄诒高摄

在我的心中，那一盏点亮的灯，便是我
人生中一抹不灭的光芒。它不仅照亮了
归家的路，更照亮了我心中最柔软的角
落。

记忆中的家，总是被一盏盏柔和的灯
光温柔地包裹着。尤其是夜晚，当世界
渐渐沉入宁静的黑暗，家的轮廓便在那
点点灯火中显得格外温馨。而在这众多
的灯火中，最让我牵挂的，莫过于客厅里
的那一盏。无论多晚，只要我尚未归来，
那盏灯便不会熄灭，仿佛是母亲无声的
呼唤，穿越夜色，直抵我心。

记得儿时，每当夜幕降临，乡村便渐
渐沉寂，只有零星的几盏路灯在风中摇
曳。而我的小屋，却总是被一盏柔和的
灯光温柔地包裹着。那是母亲在为我守
候，用一盏昏黄的台灯，织就了一个又一
个温馨的夜晚。灯光下，母亲在仔细地
缝补着衣物，目光中满是慈爱。那时的
我，还不懂“母爱”二字的重量，只觉得那
盏灯下，是我最安全、最温暖的地方。

随着年岁的增长，我走出校门开始步
入社会。那时候的我，刚刚参加工作，
常常早出晚归。母亲是个极为细心的
人，她深知我工作的繁忙与不规律，更明
白夜归人的孤独与不安。于是，点灯成
了她每晚必做的功课，一个简单却充满
深意的仪式，用以表达她对我无尽的牵
挂与等待。每当夜深人静，我拖着疲惫
的身躯，穿过寂静的街道，远远望见家中
那抹熟悉的光亮，心中便涌起一股难以
言喻的温暖与安宁。

走进家门，迎接我的不仅是那盏温暖

的灯，还有母亲温柔的笑脸。“饿坏了
吧？饭菜都热在锅里呢，快来吃。”母亲
的话语总是那么温柔，没有丝毫责备，只
有满满的爱意。灯光下，母亲显得格外
温柔，她总是先接过我的外套，轻声询问
一天的辛劳，然后默默地听我倾诉，工作
上的烦恼，生活中的点滴，在她的陪伴
下，那些看似难以承受的压力，都变得可
以承受；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仿佛也有
了倾诉的港湾。

母亲的爱，就像那盏灯火，虽不耀眼
夺目，却能在最需要的时候给予最温暖
的慰藉。她从不强加干涉，只是静静地
陪伴，用她的理解与支持，为我筑起一座
心灵的避风港。在她的世界里，我永远
是个长不大的孩子，需要呵护，需要引
导，更需要那份无条件的爱。每次加班
回家，看到客厅的那盏灯火，我便会感受
到一种宁静与安心。无论外面的世界多
么繁忙，回到家中，那温暖的灯光总是能
让人忘却疲惫，感受到家的温暖。

客厅里的那盏灯，无论多晚，总为我
而亮。它的背后，藏着母亲无数个夜晚
的等待与期盼。我曾好奇地问过母亲：

“妈妈，你为什么总是等我回家才熄灯？”
她笑了笑，说：“习惯了，而且我也想让你
知道，不管多晚，家里都有人等你。”母亲
的话，像一股暖流涌入心田，让我深刻体
会到，母爱不仅是给予与付出，更是一种
永恒的陪伴。一盏灯虽小，却仿佛拥有
万丈光芒，为夜归人照亮前路。有家可
回，有人等待，有灯为你守候，这样的每
一天，尽管平淡，却充满了幸福的韵味。

汪曾祺老先生的“家人闲坐，灯火可亲”，
正是这种意境的最好写照。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在一个平
凡的日子里，患病的母亲突然离我而去
了，如同夜空中最亮的星，突然熄灭了它
的光芒。那一刻，我的世界仿佛崩塌了一
半，那盏曾经为我点亮无数夜晚的灯火，
也随之一同熄灭。回到家中，那盏曾经为
我守候的灯火，如今却静静地熄灭了。没
有了母亲的笑容，没有了那句“回来了，饿
不饿？”家，变得如此空旷与冷清。我知
道，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已经永远离
开了我。那一刻，我的世界仿佛失去了色
彩，只剩下无尽的黑暗和寒冷。

母亲离世后，我常常独自坐在客厅，
凝视着那盏已经失去光泽的台灯。它静
静地立在那里，仿佛还在等待着什么。
我知道，它等待的，是母亲的身影，是那
份曾经的温暖与安宁。然而，这一切，都
已成为过去，只留下无尽的思念与心
酸。失去母亲的日子，我变得更加沉
默。没有了那盏灯光的指引，我开始习
惯在黑暗中摸索前行，心中却总有一份
难以填补的失落。每当夜深人静，我总
会不自觉地走到客厅，凝视着那个曾经
灯火通明的角落，想在黑暗中寻找一丝
母亲的气息，哪怕只是一丝微弱的温
暖。

印度诗人泰戈尔说，“回忆是盏永不
熄灭的灯。”我深以为然。虽然母亲已不
在身边，但那些与她共度的记忆，如同客
厅里那盏永恒的灯火，照亮了我内心的
每一个角落。

温暖的灯火
□ 林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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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大江东去

啊！每一道光影
都藏着岭南不曾老去的春天

与护林人话古荔
荔园茶楼，清茶一杯
热气漫过时光的缝隙
与洪奇大哥对坐
话里话外，全是古荔的烟火与坚守

他讲风，讲雨，讲晨昏
讲一树古荔如何熬过岁月
在时光中跌宕起伏
讲根须如何深扎泥土
讲心怀如何贴近这片土地
言语朴素，却比古荔更有分量

一杯茶，一段情
暖了整个上河的春光

岭南荔母
一千七百八十余年
站成一部活着的岭南史
源自三国，隋唐繁衍
被称作岭南荔母
你以苍老的枝干，托举着新生

春风拂过，青果缀满枝头
不张扬，不喧哗
只默默把时光酿成蜜
把沧桑开成希望
在这片辽阔土地上
你是根，是魂
是千年不变的守望

每一棵古荔，他都叫得出名字

阳光穿过叶隙
落在他黝黑而温和的脸上
每一棵古荔
他都叫得出名字
记得清年岁

从新枝到苍劲
从花开到挂果
他用脚步丈量年轮
用真心守护甘甜

进奉、桂味、白糖罂、白蜡、黑叶
在他口中，都是亲人
他用一腔赤诚，守护一片荔林
也守着一段乡愁与文脉

最将风味念家乡

风是软的，叶是绿的
枝头的果，在江畔照镜
一天比一天饱满
古枝遒劲，荔果羞红
构成一幅最美的乡村画卷

今年风调雨顺
今年荔意盎然
一眼望去，皆是生机
满目所见，尽是希望

古荔无言，却已许下丰年
上河有梦，朝向甜美的远方
俚歌响起，马蹄滴答

“最将风味念家乡”

古荔园（组诗）

□ 崔耀奇

品尝早熟荔枝是我童年的执念，但一
直未能如愿。读小学的时候，村里有十几
棵荔枝树，但都是迟熟品种，要等到5月成
熟时才摘下来分给大家。学校操场边倒
有一棵早熟的三月红荔枝，农历三月就红
果满枝了。只是这棵树属于私人所有，主
人搭了棚子24小时看护，我只能垂涎欲滴
在旁边眼巴巴地看着。

没有品尝过三月红这样的早熟荔枝，
难免让我耿耿于怀。有幸的是，小学毕业
那年，姑姑来探访我们，居然带来了我日
思夜想的三月红荔枝。当我颤抖着捧起
荔枝时，竟然一下子不舍得吃。它没有迟
熟荔枝那样鲜红，但因为早，青中带红已
经让人幸福得喜出望外了。咬一口，甜中
带微酸的味道至今令人回味无穷。

后来，村里后山种上了大量的荔枝，大
多是白蜡、白糖罂、妃子笑。种得最多的是
黑叶，因为它稳产高产，当时价钱也不低。
但这些都不是早熟品种，难以在大多数荔
枝刚刚结果时就实现荔枝自由。民以食为
天，荔以鲜为尊，能够早早品尝到世界上最
鲜美的荔枝谁不盼望呢。随着荔枝大量的
种植，黑叶荔枝迟熟、第一代三月红甜度不
够的弱点逐渐显露出来，更多优质的早熟
荔枝取代它们是迟早的事。

4月中旬，楝花刚刚谢幕，紫薇花已经
披上蓝紫色的衣裳在翩翩起舞。我回家
路过高水路时竟然看见花下摆了好几摊
荔枝，鲜红的颜色晃亮人的眼，让我按捺
不住停下车来。摊主是一个中年大婶，50
来岁。她戴着草帽，手上、身上沾着的树
屑也顾不上抹去，见我走过来，她笑着打
招呼，来吃荔枝呀，今天刚摘的。我问，不
像三月红，这是什么荔枝？大婶说，这是

“桂花香”，我们茂名的特早熟品种。我拿
起一串荔枝细细端详，带着几片树叶的荔
枝红绿相衬，个大厚实，荔凸扁平。现在
很多地方荔枝结的果还没有葡萄大，而

“桂花香”竟然上市了，实在让人惊羡。
我嘴馋，买了几斤尝鲜。掰开一颗荔

枝，但见凝脂一样的荔肉晶莹洁白。轻轻
一口咬下去，汁水顿时爆出，回味之际，满

嘴都是淡淡的桂花香，真不愧叫“桂花
香”！我问大婶，这桂花香很少吧，你家种
了多少？大婶说，有几十棵，另外还有一
些第二代三月红、科技1号，现在很多人都
开始嫁接或种植早熟品种荔枝了。我问
她，你这些早熟荔枝都是拿来路边卖吗？
大婶说，多数是由孩子通过电商卖，也有
些客商收购出口，她今天刚好有空，就摘
了些到这方便大家。她看了一下，附近一
共有5个摊档，不少路人纷纷停车购买。4
月未尽，茂名特早熟的美味荔枝已经可以
品尝，美好的生活像亚热带阳光一样温暖
可人！

这时候，我的电话响了，是堂哥打来
的：“你半个月没回家了，前年帮你嫁接的
科技 1 号已经成熟了！”我喜出望外，坐上
车飞一般往家里赶。“科技 1 号”荔枝种植
在村里的后山上，是由以前的黑叶荔枝嫁
接，一直由堂哥帮忙料理。荔枝虽不能说
是硕果累累，但也算是丰收了。自家的荔
枝随意吃，我摘了一大串下来，慢慢品
尝。科技 1 号还带有黑叶荔枝的一些特
点，但甜度还是很高！

堂哥是个管理荔枝的能手，平常有空
也帮人采摘荔枝帮补家用，各地早熟的荔
枝他了如指掌。他走过来对我说，他昨天
去高州平山水库帮人采摘“桂花香”荔枝，
那里临近水源，荔枝果大肉厚，真是大丰
收。听人说，化州果园的科技 1 号很多已
被预订一空。而电白马踏的“香蜜早”果
园正在大搞“品荔、摘荔”活动。早熟的荔
枝在国外很受欢迎，在内地销路也好，价
钱很理想，以后我们要种植更多这样的品
种！

他说的是实话，我们茂名的荔枝占了
全球荔枝的五分之一。但外地种植的荔
枝也越来越多，如何做到“人无我有、人有
我优”，推动荔枝产业与农文旅深度融合，
这是茂名荔枝未来的发展方向！环视果
园，父老乡亲们种植的荔枝大多是妃子
笑、白糖罂、桂味等优质品种，它们将会在
科技 1 号等特早熟荔枝的带领下，唱响茂
名五月蝉鸣荔红的动人诗篇。

荔是茂名早
□ 吴征远


